
前几年，网上有个很红的帖
子“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
饭”。当时，一天之内，跟帖数就
多达15万。寻常一句话，何以成
异响？其中一个原因，是这句话
勾起了大家童年的记忆。

其实，呼唤孩子回家这件
事，不仅是现代人童年的记忆，
也是人类童年的记忆，而且是古
人创造“名”的初衷。“名”在甲骨
文中，左为“口”的象形，右为

“夕”的象形。到了钟鼎文中，才
将左右结构改成上下结构。联合
起来，造字的本义是：天黑了，呼
唤孩子回家。你看，呼唤孩子回
家这件事，竟然是远古的回声。

我们的祖先从远古走来，
“姓甚名谁”这件事，不单是个体
行为，也是社会秩序需要。“姓”
用来区别婚姻，“氏”用来区别尊
卑。先秦时期，男子有姓有氏，女
子有姓无氏。后来的很多朝代依
然如此。在正史中，即便是皇帝
的嫔妃，也无名字记载。例如，

《旧唐书》和《新唐书》中都没有
提到过长孙皇后的名字。宫廷剧
中出现的那些后妃的名字，不是
采自野史就是杜撰的。就拿清宫

剧来说，富察氏、那拉氏等正史
确有记载，但诸如甄嬛、如懿、青
樱等名字就不可考了。过去很长
一个历史时期内，不是什么人都
有“名”的，尤其是底层百姓和妇
女，终其一生也没个正式名字。
如庄子笔下的匠石、庖丁等，只
能算是“职称”而已。

一个人的名与字，因与社会
交际相关，到后来逐渐规范化。
生下来三个月取名，所以称幼
名；入学前要取学名，也叫大名；
女子十五岁、男子二十岁还要冠
字，朋友等人不可再直呼其名，
以示尊重。汉代以后愈发讲究，
还要以别号或雅号相称。

从历史记载来看，取名这件
事的确非同小可。臣民的名字
中，如果有同皇帝的名号相同的
字，包括同音字，必须得改，否则
就犯了大忌。历史上，因名字犯
忌而罹祸的不乏其人。唐代诗人
李贺虽未犯忌于帝王名号，却也
难逃一劫。他自幼聪慧，擅长诗
文，十八岁就诗名远播。二十一
岁那年，李贺在韩愈劝说下赴长
安应考进士。可是，妒才者放出
流言说，李贺父名“晋肃”，“晋”

与“进”同音，考进士犯了他父亲
的名讳。尽管韩愈质询于律例，
稽考于法典，为其辩解，但李贺
仍被取消考试资格。明永乐二十
二年廷试，赐孙曰恭、邢宽、梁湮
进士及第。初拟孙曰恭为鼎甲第
一，皇上见“曰恭”上下连写疑似

“暴”字，就说“孙暴不如邢宽”，
遂拔邢宽为第一。嘉靖二十三年
廷试，赐吴情、秦鸣雷、瞿果成进
士及第。主考官拟报吴情为头
名，皇上说，“无情岂宜第一？”因
头天夜梦曾闻雷声，于是就拔

“鸣雷”为首。坊间民谣说：“无情
举子无情帝，鸣雷只好拣便宜。”

在古代科举中，有人因名字
受益，也有人因名字吃亏。但这
还只是个人的不幸，历史上还有
因使者名字不中听而导致战祸
的怪事。春秋时期的蔡国，起始
于西周的姬姓中原诸侯国，由于
毗邻强悍的楚国，日子过得一直
比较艰难，战战兢兢，数度被凌。
据史料记载，从公元前684年对
蔡国用兵开始，到公元前447年
将蔡国彻底摧毁为止，楚国讨伐
蔡国的记录达四次之多，其中还
有两次蔡国被迫迁都。在蔡国挨

打的记录中，有的勉强还有理由
可说，有的则纯属倒霉了。一次，
蔡国派师强、王坚出使楚国进
贡。楚王听了通报后说，人名多
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品格，怎么单
单叫“军队强大”“国君坚定”呢？
还以为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立
马予以召见。当面一看，这两个
使臣相貌猥琐、口音难听，楚王
大怒说，蔡国如果连个像样的人
才都没有，那就该当攻伐了；如
果有人才而不知道派遣，那也该
攻伐了；如果故意派这两个人来
向我示威，那就更该攻伐了。于
是，楚王便举兵把蔡国给灭了。

师强、王坚这样的名字，于
今来看好像并无特别之处，但在
那时楚王的眼中可能有些另类。
其实，蔡国挨打，与使臣的名字
又有什么相干呢？在逞强好斗的
霸权主义者那里，若要下决心攻
打一个国家，总是可以找到理由
的，不管那理由成立不成立、仗
义不仗义。可是，仅仅因为使臣
的名字不中听而发动一场战争，
非但史上少有，也是典型的强盗
逻辑，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
辞”。

回乡下老家接母亲，送其去
往蓬莱机场。母亲正在厢房的小
磅秤跟前，一样一样称着面前的
种种。二十八个红富士苹果，一
桶花生油，一塑料袋新磨的黏玉
米面，一小袋新磨的面粉，一把
香菜，一把洗干净了的葱白……

我在身后望着弯腰忙碌的
母亲。她头上掩藏不住的灰白头
发，像是老房子烟囱里飘荡出来
的炊烟，随着微风左摇右晃。母
亲头上的青丝都到哪里去了呢？
虽然我从十多年前就逼迫自己
慢慢接受，但母亲头上的灰白依
旧像一把利刃，随着时间的累积
重叠，那束被时间打磨的锋利刀
刃折射出来的惨白刃光，刺得我
不敢睁开眼睛将它瞧个仔细。我
害怕那束惨白的刃光，我害怕疼
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在
我的视线里，变得愈来愈陌生了
呢？我曾仔细想过，也许并不是
母亲变得陌生，而是我从母亲的
身影里看到了未来的自己，我在
害怕那个未来的我。

“怎么就只能免费托运40斤
呢？这怎么够呢？”母亲一边将袋
子里的东西来回倒腾，一边嘟嘟
囔囔。登机只允许随身携带不超
过20公斤的东西，这让以前坐火

车时习惯肩上背着、手里拖着提
着大箱小包的母亲非常不适应。

我说：“您这是去闺女家，不
知道的，还以为是逃荒呢！”

母亲不以为意，撇撇嘴，说
道，“这些都是咱自家地里长的结
的，怎么也得给你妹多捎些，让她
尝尝家里的味道。”

我担忧道：“若是您下飞机
时，妹妹没及时赶到，您可不要乱
走动。”

母亲拍拍胸脯，“放心吧，鼻
子底下还有嘴呢，丢不了的。”

我笑了，那一瞬间，我感觉母
亲不像是一辈子没走出乡门的六
十多岁的人，倒像是走南闯北闯
荡惯了的侠客，一张嘴尽是侠肝
义胆。

这是活了大半辈子的母亲第
一次独自坐飞机出门。以前母亲
去北京妹妹家，坐的是火车。母亲
晕车，坐一趟火车下来十几个小
时，常常呕得七荤八素。这若是放
在别人身上，怕是早就打怵了，但
母亲倔强得要命。只要妹妹在电
话那端悠悠地喊上一句“妈——— ”
母亲就心疼得肝肠脾肺肾都跟着
打战，忘记了她还有晕车的毛病，
恨不得立刻插上一对翅膀，直接
翻山越岭飞到首都北京，飞到妹

妹的身旁，帮她分忧解难。
妹妹结婚前，她的准婆婆就

去世了。妹妹婚后生下一对双胞
胎小子，从怀孕产子至今已有四
年整，除了母亲偶尔去搭把手，两
口子又得上班又得照料两个宝
宝，也真是把她折腾得够呛。记得
有一次妹妹带着两个孩子回老家
小住，因为一点小事跟母亲闹了
脾气，她从网上订了机票死活要
带着孩子回北京，母亲虽然心里
堵得慌，但还是拉下面子劝她不
要离开。最后找我当说客，没想到
我也同意让妹妹回北京。母亲一
边拍着胸口叹气一边质问我：“怎
么连你也不理解我呢？”当时已成
为孩子妈的我还不能理解母亲的
质问，还在心里埋怨母亲干涉太
多。现在想想，当时的母亲该是多
么无奈，多么不知所措。

我帮着母亲把东西往车上
搬，母亲不放心父亲，转过身又反
复唠叨：“天冷了，就多烧些柴火，
炕上暖和了，睡得也踏实。冰箱里
有炒菜的肉，吃完记得早点去超
市买回来。一个人，也不能糊
弄……”

车行渐远，我看到反光镜里
父亲的身影在不断缩小再缩小，
车子拐了一个弯，反光镜里换成

了往后倒移的路旁的杨树。
失去叶子的杨树落寞地立

在道路两旁，顽强地与风作着抗
争。失去了叶子，没有了光合作
用，那些杨树就失掉了活力。待
到来年的春天，它们又会焕发生
机，生机勃勃。但是，那些日渐被
岁月剥茧抽丝的老人呢？他们的
春天又会在哪里呢？

去机场的路上，母亲显得有
些兴奋，我出声劝道：“到了北京，
妹妹他们若是周末想带您去外面
吃上一顿，您就答应吧。也算是去
体验首都文化呢。”母亲“嗯”了一
声。我猜母亲一定知道我说的是
去年那件事。妹妹要带母亲去外
面吃饭，母亲嫌花钱多，偏要自己
在家做，最后全家人都没出去。后
来，当我们谈起这件事时，母亲竟
哽咽地说：“我改，行吗？”那一刻，
我与妹妹泪如雨下。我们做子女
的到底做了什么，竟让母亲这样
子委曲求全？先是我结婚生子，再
是妹妹，只要哪个在电话那端喊
上一句“妈”，母亲就会像迁徙的
候鸟似的赶到我们的身边。

在这个世界上，能在我们面
前愿意将身段放低，甚至低到脚
底的泥土里的，没有别人，只有
那个被称作母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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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在路上的时间太
多，旅行也就不再是旅行了。我
在哪里，哪里就是家。旅行只是
把自己放在另一个地方，生活一
段时间而已。路上往往是渴的、
饿的、冷的、热的、晒掉皮的、被
风刮雨淋的、被搭讪的、搭别人
讪的……这岂不是路上的完美？

旅居德国多年，每天都感觉
是在路上，我早已习惯扮演一个
合法路人的角色，坚强并快乐地
生活在异国他乡。可是不得不承
认，有时乡愁会像偏头痛一样，
一旦发作，整个人就会拼命想要
逃离侨居地，但是又无法回到故
乡。于是我只有踏上旅行的路，
希望在逃离的路上重新找到自
己。

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就是
这样“逃”到威尼斯的。那时刚刚
上交了博士开题报告，各位导师
的修改意见铺天盖地地砸来。我
那二十页纸里单薄的自信心根
本无处偷生。几个星期，我食不
甘味，寝不安席。于是，一个傍
晚，我说走就走，坐上飞往威尼
斯的客机，希望逃到那个美丽而
安静的别处，寻找自己的声音。

踏上水城宪法桥时，已是夜
晚。除了教堂钟声和伙计打烊时
疲惫的叹气声，便只能隐约听到

河水敲打贡多拉的微弱声息。
哗……咚……啪……水花是威
尼斯的辞藻，海风是它的修辞。
河水泛起细小的浪儿，驱散着那
些还凝在空中的浮躁。这威尼斯
夜色下的咏叹调，顿时把我耳朵
里、心里的各种喧嚣全部冲散，
让我的心沉静了下来。

据说，面具是威尼斯的特
产。中世纪时，城中的富商为这
座贸易古城“贴上了无数金币”，
却也留下了奢华挥霍的“富裕瘟
疫”。十六七世纪时，这里的富商
贵族挥金如土，纵情于纸醉金迷
之中。人们为了掩饰身份，便在
欢庆盛宴中戴上面具，逃避不想

面对的那一部分自我。
我从一家面具店经过，店主

热情地招待我试戴各种面具脸
谱，皮的、纸的，半脸的、全脸的，
动物、美女、小丑、怪兽……我好
奇地戴上一个，马上感到有些窒
息，急忙摘下，冲着店主一脸苦
笑地谢绝了。托斯格尼曾说：“面
具可以减压，人们得以削减或放
弃一部分自我，将之分给面具，
剩下的自我躲在后面，变成了整
个游戏的旁观者。”然而，躲能躲
多久呢？那些躲在面具后十日豪
赌的王公贵族，最终不还是要面
对空手而归的自己？

傍晚，城中游客渐渐散去，

我搭上轮渡，离开了威尼斯主
岛。船靠岸，登上一座小岛，名字
倒十分贴近我心意：Lido(离岛)。
我寻了一片空旷的沙滩，像是在
脑海里找到一片没有任何痕迹
的沃土，一屁股坐了下来，呆呆
地望着地中海。渐渐地，夜幕拉
开了。那晚是新月，除了海水泛
起的一丝银色，整个地中海是一
片倔强的漆黑，将所有的感情都
掩埋在深不可测里。那晚，我像
个逃亡的孩子般，在离岛那片沙
滩上，靠着安详的海水，睡去了。

“逃离”是个怪圈。有时，在
逃离的路上，我想逃离这种“逃
离”，那真是种“无处可逃”的感
觉。和许多朋友说过这种心境，
可是少有人理解，或许他们的生
活中充满了满足和安宁，不需要

“逃离”这个词汇吧。不过，路上
的每一缕阳光、每一片花香、每
一阵清风、每一丝海浪都在提醒
我——— 我是谁，我的思绪是什
么，我的意义应归属何处。

威尼斯小隐三天后，我终于
卸下“游客”这张面具，重聚力
量，面对原本烦心的事。在圣马
克广场，我喝下最后一杯咖啡，
又品出了甘甜的味道。在回德国
的飞机上，我信心十足地开始撰
写博士论文的第一章。

逃
离

︻
浮
世
绘
︼

□
徐
淼

候
鸟
一
样
的
母
亲

︻
在
人
间
︼

青未了·随笔2018年11月6日 星期二

编辑：孔昕 邮箱：q lw b s u i b i@ 1 6 3 . c om A15


	A15-PDF 版面

